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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KAIHUA

流年时光

汪祖军

每年的春末夏初，开化大地便
会迎来梅雨时节。细雨与暴雨交
替，滋润万物。雨水如天降甘露，让
干涸的河流蜕变为奔腾的巨川，浑
黄的河水携着泥土奔涌，勾勒出大
地的生机。洪水虽狂野不羁，却为
河流注入新的活力，书写着水的传
奇。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群山环绕
的深山里，参天古木是大自然的馈
赠，也是山民的生计来源。但如何
将木材运出大山换取生活物资，成
为难题。人们选择了古老的水路运
输，池淮港、龙山港、马金溪的放排
人成为这条生命线上的主角，他们
与水共生，承载着大山的希望与梦
想。

洪水过后的那几天，山涧小溪
的水位虽比平常高，但也相对平稳
了 ，这对于放排人来说，是一个既
充满希望又危机四伏的时刻，他们
的放排工作也随之拉开序幕。

放木排，首先要扎木排，扎木排
是门技术活，根据木头大小、形状精
心编排。通常五六米长、两米宽，长
木居中，短木两侧，五六块或七八块
为一链，用骑钉和藤条固定串联。
每链长约二三十米，须确保木排坚
固平稳，能抵御水流冲击。这是放
排人的基本功。

在山涧小溪放排，不比在大江
河流中，必须时刻警惕着周围的环
境。山涧溪流，蜿蜒于群山之间，水
面并不宽阔，这使得放排之旅充满
了未知与惊险。小溪两岸的岩石，
在洪水的冲刷下变得更加锋利，像
是隐藏在暗处的獠牙。一个不小
心，木排就可能被撞得粉碎。放排
人必须有敏锐的观察力，提前预判
水流的走向，巧妙地避开那些危险
的礁石，这场与自然的较量，既需要
勇气，更考验着放排人驾驭水流的
精湛技艺。

当木排沿着溪流缓缓前行，遇
到狭窄的地方，那便是对放排人极
大的考验。狭窄之处，两岸的距离
骤然缩短，怪石嶙峋的河岸像是要
将木排紧紧夹住。放排人的心瞬间
提到了嗓子眼儿，他们深知，这是放
排途中的险关。

在这样狭窄的地段，水流往往
变得更加湍急，像是被挤压的猛兽
急于寻找出口。木排被水流裹挟
着，速度陡然加快。放排人必须迅
速做出反应，他们紧紧握住手中的
撑篙，肌肉紧绷。那撑篙插入水中
的瞬间必须用尽全力抵住木排，试
图控制它的方向，避免木排直接冲
向岸边的岩石。

有时候，狭窄的通道中还会有
横亘的树枝或者突出的石块。这些
看似不起眼的障碍物，对于木排来
说却可能是致命的。放排人锐利的
眼睛在这紧张的时刻也不会放过任
何细节，他们提前观察，然后巧妙地
调整木排的角度。如果是树枝，他
们会用撑篙将其拨开；如果是石块，
就尽可能地让木排从旁边绕过去。

狭窄的地方，空间逼仄，木排一
旦失去控制，就可能被卡在中间。
这时候，放排人就得跳进冰冷的溪
水中，用肩膀去顶，用双手去推。冰
冷的溪水像无数根针一样扎着他们
的身体，可他们顾不上这些，只一心
想着让木排重新动起来。而且，在
这狭窄之处，放排人的吆喝声既是

给自己打气，也是在与这山涧溪流
对话。仿佛在告诉这溪流，他们虽
渺小，但也有勇气和力量在这狭窄
的通道中闯出一条生路。

当木排慢慢靠近水坝，那平静
的表象下实则暗潮涌动。放排人能
听到水流在坝前汇聚时发出的低沉
怒吼，仿佛是河流在向他们发出警
告。木排似乎也感受到了危险的气
息，在水面上不安地晃动着。放排
人的眼神变得凝重起来，手中紧紧
握着撑篙，那是他们此刻唯一的依
靠。

坝前的水流像是无数双无形的
手，开始拉扯着木排。木排不再顺
从地前行，而是像一个陷入泥沼的
巨兽，挣扎着、旋转着。放排人用力
地将撑篙插入水中，试图稳住木排
的方向，可是那回流的力量太大了，
撑篙在水中剧烈地颤抖，放排人的
手臂也被震得发麻。每一次用力，
都是与那不可捉摸的水流力量的较
量。

而坝下，是一片汹涌的世界。
水流如万马奔腾般从坝上倾泻而
下，形成一片白茫茫的水帘。那落
差带来的冲击力，足以将任何坚固
的东西击碎。木排若要通过，就像
是要从悬崖上跳下，然后在湍急的
洪流中求生。放排人望着坝下的景
象，心中满是忐忑。他们知道，一旦
木排进入那片区域，就如同置身于
风暴的中心。

木排终于靠近了水坝的过水通
道，这是最关键的时刻。放排人小
心翼翼地调整着木排的角度，就像
一个雕刻家在雕琢最精细的作品。
哪怕是一点点的偏差，都可能让木
排撞上坝体。那坝体的砖石坚硬而
无情，木排若是撞上去，木排就会四
散开来，放排人也可能会被卷入那
混乱的水流之中。他们的命运，就
在这毫厘之间。

当木排缓缓“驶”入华埠河段，
就意味着放排人的此行已经圆满的
画上了句号。这句号里，饱含着一
路的风雨兼程，凝聚着无数的艰辛
与挑战。

漫长的漂流是身心的双重考
验。双腿因长时间站立而麻木酸
痛，却仍要保持平衡。当木排终于
抵达终点，疲惫中涌起欣慰——如
同看着精心呵护的孩子平安归来。
脸上浮现的自豪，源于战胜艰险的
成就感，更源于对这份古老职业的
坚守。

听父亲说，我的大伯汪荣杰也
是众多放排人中的普通一员，然而
在 1975年 6月 29日的夜晚，平凡的

他却做出了不平凡的壮举，用自己
的生命诠释了责任与担当的真正含
义。

那天，如往常一样，木排停靠在
溪东村莲花芯河段，随行的人因事
匆匆离去，只留下大伯一人看守。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突如其来
的大雨如天河决堤砸向大地，河水
在瞬间像是被唤醒的蛟龙开始猛
涨。木排在汹涌的波涛不停地晃
动，随即挣脱束缚被冲的七零八散。

看着被洪水冲到附近稻田的木
排，大伯眼中闪过一丝不容置疑的
坚定。他知道，这些木排不仅仅是
木头，而是村里的集体财产，绝不能
被大水冲走。没有丝毫犹豫，衣服
都没来得及脱，他就一头扎进了翻
滚的洪流奋力游向那些失控的木
排。

大伯在洪水中艰难地游到被冲
散的木排，试图将木排推向岸边，或
是用绳索将它们紧紧相连，或是试
图减缓它们的漂流速度。然而，无
情的洪水似乎并不打算放过他并不
断地吞噬着大伯的体力，尽管大伯
拼尽全力，几块木排像是被恶魔操
控一般，狠狠地向他夹了过来。终
于，因体力透支，被三块木排齐刷刷
地压在了水下，那一刻，时间仿佛凝
固，黑暗笼罩了他和他拼死守护的
木排，仿佛是一幅悲壮的画卷，将他
的英勇与牺牲永远定格在了36岁。

当第二天随行的人赶来，洪水
已渐渐退去，只留下满目疮痍的河
岸和那片被木排破坏的稻田。大伯
的身影，最终在那条他曾无数次守
护的河流中，静静地沉睡。他的离
去，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让整个
家庭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岁月流转，时代变迁，放排这种
古老的运输方式早已淡出了我们的
视线，然而，当我们再次回望时，心
中不禁涌起一股敬意与感慨。

他们，用双肩扛起了时代的重
担，用双脚丈量着河流的深邃与广
阔，每一根撑篙的挥舞，那是为了家
人温饱的奋斗；斗笠下的汗水与蓑
衣下的疲惫，凝聚成了一个个小人
物在大时代中的不屈不挠形象。这
段历史，不仅仅是这些人奋斗与生
存的故事，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即便时光流转，这些故事依然在历
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郑帆

时光匆匆，又到了一年的桑葚采
摘的季节。五月初，桑葚由绿变白、
粉、红，终变黑紫，挂满枝头。摘一颗
入口，汁水丰盈，酸甜交织，唤起童年
记忆。与闺蜜驱车前往，满山桑葚让
我仿佛回到纯真年代，那时的我们，无
忧无虑，快乐得如同林间的鸟儿，自由
飞翔。那些关于童年的点点滴滴，如
潮水般涌来。

我的外婆家在华埠镇溪东村，村
中几乎每家每户都承袭着养蚕的传统
习俗，在儿时的记忆里，外婆家的后门
山，不仅栽种着各式各样的果树，还郁
郁葱葱地种满了桑树。外婆家也养
蚕，每当养蚕的时节来临，我到外婆家
的第一件事，便是满怀期待地奔向那
养蚕的房间。房间里，“沙沙沙”的蚕
食声响宛如小溪潺潺的流水声，细细
聆听，又似女子在轻拨琴弦，演奏着一
曲悠扬轻快的乐章。幼蚕们时常昂起
头，四处张望，那模样仿佛是在乞求食
物，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蚕儿的生长
速度极快，自蚁蚕至结茧化蛾，通常仅
需四五十天的时间，其间要历经四次
休眠。每一次休眠都如同一次生命的
蜕变，尤其是第三次蜕皮之后，蚕儿便
开启了“大吃”的模式，一天之内便能
啃食掉好几筐桑叶。大人们忙碌而有
序，我们这些小孩子也都被叫去山上
采摘桑叶。采摘桑叶的时间亦是颇有
讲究，晌午时分，烈日炎炎，采摘的桑
叶若堆积在袋子里，极易腐烂。因此，
清晨与傍晚，薄暮时分最为适宜。我
们戴上斗笠，一同前往山中采摘桑叶，
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每年的五、六月间，初夏的暖风吹
拂，新生的桑叶翠绿欲滴，随风轻摇，
桑叶下是那一颗颗三五成熟的桑葚，
在风中微微颤动，很是诱人。枝头挂
满了饱满而红紫的桑葚。除了采摘桑
叶喂食蚕儿之外，我们还能品尝到这
美味可口且极具营养价值的桑葚。我
们这些小馋猫挎着竹篮子，兴奋地冲
进桑树丛中，欢声笑语回荡在山间。
摘到桑葚便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一
顿猛吃，直至吃得满嘴紫色、肚皮滚
圆，个个变成了滑稽的大花脸，那份纯
真的快乐至今难以忘怀。

蚕大吃后少动，身体透明发亮，预
示将吐丝作茧。我们帮外婆扎“蜈公
草”供蚕上山结茧。蚕吐丝结茧时间
短暂，傍晚还能看到蚕在丝网里蠕动，
第二天清晨已是雪白一片，蚕茧椭圆
厚实，紧粘“蜈公草”，散发柔和光泽。
蚕吐丝过程如“作茧自缚”，悲壮而伟
大。蚕全身是宝，粪便（蚕沙）是中药，
能祛风除湿、和胃化浊，外婆用蚕沙做
枕头给我们睡，清肝明目。蚕蛹营养
丰富，外婆烤蚕蛹给我吃，美味温情难
忘。

如今，外婆离世有些年数了。我
与闺蜜漫步在桑树林间，我们一边聊
着往昔趣事，一边采摘着桑葚，夕阳的
余晖透过桑叶洒在我们身上，给这静
谧的桑树林添上了一抹温柔的金黄。
恍惚间，仿佛又看到了外婆慈祥的笑
容，那些关于蚕儿的故事，那些关于成
长的点滴，一时间都随着这桑葚的汁
水，缓缓流入心田。

乡村放排人 桑葚熟了

龙潭走笔


